
高邮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临泽的子婴庙，
而对位于湖西的汉高帝庙则很少提及，似乎
有点厚此薄彼。明嘉靖《扬州府志·礼乐志》
载：“历代帝王遗庙……汉高帝庙，庙在高邮
州沛城村；汉更始皇帝庙（同上）。”雍正《高邮
州志·祠祀志》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汉
更始皇帝庙，在沛城村。”明、清其他版本《扬
州府志》以及清代各版本《高邮州志》皆有大
致相同的记载。这清楚表明：高邮沛城村汉
高帝庙，包括汉更始皇帝庙是一个真实的历
史存在。本文尝试对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
沛城村地理位置、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
地位等作一些初步的解读。

一、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
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汉高帝庙则是按

朝廷统一谕令建立的官方寺庙。经历了京师
首立高庙→各郡国立高庙→扩大立太宗庙、
世宗庙→巡幸立庙→罢郡国高庙的演变过
程。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驾崩，太子
刘盈即位为汉惠帝。即位之初，于长安首立
汉高祖庙，定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并谕令
各郡国皆立高庙，与京师高庙形成呼应。《汉
书·惠帝纪》载：“（高祖十二年）四月，高祖崩；
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令郡诸侯王立
高庙。”郡国高庙选址一般在郡治、诸侯国都
的核心礼制区，以彰显其官祀属性。仿长安
高庙“前殿后寝”形制，前殿祭祀，后寝藏神主
与衣冠，规模按郡国等级适配。正名“汉高帝
庙”，神主书“太祖高皇帝”，与京师一致，以强
化正统认同。刘邦故里沛县作为特例另立

“原庙”（前190年）。四时祭祀与京师同步，
分别于四季首月举行；遇有重大事件，如平
乱、灾异等另举行“告庙”仪式。祭品用太牢
及四季应时祭品。

延至汉武帝、宣帝年间，相继立太宗、世
宗庙，并形成“行幸立庙”的补充网络。郡国
庙体系不断扩大，祭祀频次与耗费持续攀升，
以致朝廷和地方皆不堪重负。“至惠帝尊高帝
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
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
（前72），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
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
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
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汉书·
韦玄成传》）至元帝永光四年（前40），元帝与
韦玄成等大臣廷议，以不合古礼、耗费过巨、
强化中央集权等为由，下诏罢郡国高庙。《汉
书·元帝纪》载：“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

国者。”叫停郡国四时官祀高庙。随着时间推
移，郡国高庙建筑逐渐废弃。唯一特例是沛
县原庙未被撤销，但祭祀降级，仅作为陵庙类
纪念场所，非法定郡国庙。至东汉时期，洛阳
立高庙为京师宗庙，地方无官立高庙。偶有
皇帝，如汉光武帝刘秀曾亲往沛县原庙祭祀，
但仅属特例，非地方官祀制度的恢复。魏晋
隋唐以至清末，直到近现代，均未恢复官方

“郡国高庙”制度。地方虽零星出现汉高帝
庙，多为民间或地方官出于纪念、教化所建，
不再属于“郡国官庙”体系，与汉代官庙制度
无传承关系。

二、全国唯一以“沛城”命名的村
扬州、高邮地方志均载，汉高帝庙在沛城

村。那沛城村位于何处？查隆庆《高邮州志·
疆域·厢里》载，其时高邮境域划分为“丰谷、
武宁、武安、昌平、德胜”5个乡，其中昌平乡

“在州治西北，辖三村七里：曰黄林村，三里；
曰沛城村，二里；曰平阿村，二里。”隆庆《高邮
州志》成书于隆庆六年（1572），是现存最早的
《高邮州志》，距今近500年。在此之前，高邮
关于乡、村、里的划分已经形成，一直延续到
清代末年，少有变化。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以
前，高邮全境仅划分为5乡23村，西北仅有一
个昌平乡辖三个村，故沛城村比之今天的行
政村面积肯定要大得多。沛城村分为沛城西
村与沛城东村，乾隆《高邮州志》载：“沛城西村
三总七里；沛城东村三总八里。”查阅乾隆志
《州境图》，运河以西偏南方位，有“三总七里沛
城西村”，下方有“三总八里沛城东村”；西村、
东村南端汇合处有一“沛城尖”；紧挨沛城尖西
部的是毛塘港；沛城东村东部是新开湖，往北
略东是甓社湖。如果以毛塘港、新开湖、甓社
湖等几个今天人们较为熟知的地名，特别是毛
塘港为坐标，那么古代沛城村的具体方位还是
比较清楚的。毛塘港又叫茅塘港，隆庆《高邮
州志》载：“茅塘在州西南二十里。”雍正《高邮
州志》载：“相公坟：不详其名、代。或曰：丞相
汪广洋坟也。其坟方三十余亩，在城西十五里
茅塘港口。”由此基本可以确定，沛城村位置约
在今运河以西，距离高邮城区约15华里，与人
们常说的“相公坟”位置相邻。

“沛城村”地名在州志中屡有出现。如雍
正《高邮州志·山川·形胜》载：“马家冲，在沛
城西村，去城五十里。”“聂里荡，在州西三十
里沛城村，南通七里湖，东至新开湖，北绕沛
城村，阔二里，长三里。”“自来墩，在湖西沛城
村，三十里。”沛城村历史上曾是高邮望族孙

氏居住地。史载，南宋以后，孙觉（字莘老）后
裔为避战乱，流寓他乡。明洪武六年（1373），
孙觉十五世孙孙惟善、孙惟纶一支由苏州回
迁高邮，世居沛城村，称“沛城孙氏”。清代孙
仝辙辑录孙氏先辈德行义举的《沛城孙氏遗
事》一卷；至道光年间，其侄孙孙应科扩充成
《孙氏遗事》四卷，收入《犹存集》。孙惟善九
世孙、进士孙宗彝咏《耿庙神灯》诗云：“停云
丛树影孤清，尚有灵光接沛城。横出沧波三
岛上，倒悬天汉七星明。……”由诗句“尚有
灵光接沛城”可推知，沛城村位置与耿庙相
邻，距离不远。

历史上沛城是一个专有地名，通常指今
徐州市的沛县，简称“沛”，有沛泽、古沛、小
沛、沛邑等别称。又特指沛县治所所在地，
2014年10月，撤沛县沛城镇设沛城街道。沛
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而沛城作为村名，全国
仅此一例。如同高邮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
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一样，“沛城村”也是
唯一以“沛城”命名的村。那么，古代高邮湖
西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以“沛城”命名的村，并
建汉高帝庙祭祀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
必然与汉高祖刘邦或高庙祭祀活动相关。

三、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地位
明嘉靖《扬州府志》卷之十一《礼乐志》载：

“历代帝王遗庙：……汉高帝庙，庙在高邮州沛
城村。”将沛城村汉高帝庙归类于“历代帝王遗
庙”，给予其皇家寺庙的身份。雍正《扬州府
志》卷之十四《祠祀·高邮州》载：“汉高帝庙，在
沛城村。汉诏天下诸侯王，各立高帝庙。”雍正
《高邮州志》卷之六《祠祀志》载：“汉高帝庙，在
沛城村。按：汉时诏诸侯王各立其庙。”乾隆
《高邮州志》卷之四《古迹》给出了大致相同的
理由：“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汉诏天下诸侯王
各立高帝庙。”三志说法与《汉书》记述的汉惠
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一致，表明沛城村汉高
帝庙是遵朝廷诏令所立，其地位属于郡国官
庙。始建时间应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五
月后不久的某一时期，距今约2200余年，与高
邮建县时间大致相同。史载，前195年，刘濞
受封吴王，定都于广陵，高邮是他的封县之一，
沛城村汉高帝庙应属吴国所立的高帝庙。那
么，刘濞为什么没有按照规制，将高帝庙建在
都城广陵，而选址在高邮湖西呢？这并不难作
出回答。稍后于此，西汉元狩六年（前117），汉
武帝改江都国为广陵国，刘胥为第一代广陵
王，他生前就将自己与王后的陵寝选定在神居
山，与沛城村位置邻近；再有前文提及的“相公

坟”，可证曾有宰相级别的高官将墓址选在茅
塘港口；更有孙氏后裔明初回迁高邮，世居沛
城村。凡此种种，一个世俗的、合理的解释是：
这是一块得到世人青睐的风水宝地，吴王选择
在此建汉高帝庙顺理成章。

沛城村高帝庙亦有可能是为纪念沛公曾
经此地建立的纪念场所。雍正《高邮州志·祠
祀志》分析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另一个缘由：

“又，高帝沛人，或王曾至此地云。”这个分析
的合理性在于：刘邦是沛县人，沛县与高邮同
在今江苏省内，距离并不算远。刘邦在建立
大汉王朝之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排除
途经此地的可能性。为纪念刘邦曾经此地，
当地人便以沛城为其地命名，并建庙祭祀。
但汉高帝庙不是谁想建就能建的，必是得到
了沛公本人首肯或上级官府的批准，再由地
方官府和当地士绅实施。进一步分析，州志
云“或王曾至此地”，可见彼时经过此地的刘
邦是“王”还不是“帝”。早年刘邦起兵沛县，
百姓拥立他做县令，故世称沛公；项羽分封之
后，楚汉相争之时称“汉王”。如果这个分析
成立，则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时间，应在朝廷
谕令立郡国高庙之前。

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于何时，史籍没有
明确记载。乾隆《高邮州志·古迹》载：“汉高
帝庙，在沛城村……今久废，基址尚存，约八
尺有余。”乾隆志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
（1783），也就是说，约250年前，汉高帝庙虽
已久废，但“基址尚存”，且“约八尺有余”的数
字还比较具体直观。至民国，遗址亦不存。
《三续高邮州志·祠祀志》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寿佛寺，在塔尔集。……查前志沛城村有汉
高帝庙、汉更始皇帝庙，皆久废。塔儿集地望
适合，则偶像当系二庙旧像，然不能确定为谁
矣。”但口气十分含糊，参考价值不大。

至于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的原因，主要
是汉元帝后，朝廷废止了官祀高庙制度；再一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高帝庙处于高邮湖
区，屡有大水过境，消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虽然如此，沛城村汉高帝庙仍然在史籍上留
下了重重的一笔。刘邦的身份是大汉开国皇
帝，无论是遵朝廷谕旨所立郡国高庙，还是为
纪念沛公曾经此地而建的纪念场所，都必然
地带有大汉帝王身份的烙印。湖西地区有神
居山、悟空寺、汉广陵王墓，以及相公坟、沛城
孙氏等历史遗迹，再有汉高帝庙加持，必然会
给高邮湖西增添一份历史文化的厚重，其影
响和意义不可小视。

高邮湖西有个汉高帝庙
□ 许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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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高邮临泽的千年古庄董潭。
这片水乡热土，枕着万顷芦苇、绕着九曲清
流，藏着我一生最温润、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岁岁年年，时光流转，他乡的风景换了又换，
可梦里的董潭，永远是那幅水绕村落、绿树掩
映、芦摇鹭鸣、市井温热的模样，鲜活如初，从
未褪色。

董潭最动人的底色，是那一望无垠的万
亩芦苇荡。春来芦苇抽芽，嫩青的芦尖刺破
粼粼碧水，满目清新；夏至芦叶婆娑，层层叠
叠的绿浪绵延天际，清风过处，沙沙声响不绝
于耳，像是大地轻柔的絮语；秋深芦花飞雪，
漫天白絮随风漫舞，薄雾笼罩芦荡，朦胧悠
远，意境万千；冬日芦秆凝霜，静默伫立在水
畔，守着一方水乡的清寂安然。

芦荡之下，是丰饶富庶的水乡肌理。清
清浅浅的水泊里，鱼虾、菱藕、河蚌、螺蛳生生
不息，四季皆有馈赠。清晨薄雾未散，便有乡
人摇着小木船入荡捕捞，竹篙一点，船桨轻
划，划破荡滩晨影。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白
条、鲫鱼、小龙虾跃出水面，这是水乡独有的
鲜活与富足。

有活水芦荡，便有成群的飞鸟在此栖停
盘旋。清晨天光微亮，鹭鸟、水雀便伴着晨雾
起飞，掠过芦梢、轻点水面，追逐游鱼；日暮斜
阳西垂，归鸟成群落回芦荡深处，叽叽喳喳的

鸣叫声，揉碎了水乡的静谧。朝有飞鸟逐水，
晚有归禽栖芦，让这片古荡从未有过半分寂
寥。

依水而居，是董潭人亘古不变的生活常
态。旧时村里家家户户坐落有序，清一色的
土坯茅草屋，是古村最鲜明的印记。黄泥夯
筑的墙体敦实厚重，历经风雨冲刷，沉淀着岁
月斑驳的纹路；整齐铺就的茅草屋顶，遮风挡
雨，冬暖夏凉，藏着最朴素的安居岁月。

整个千年古村，被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
温柔环抱，造就了董潭得天独厚的水乡格
局。河水常年清澈流淌，绕着村落蜿蜒回
转。村里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横跨河面，
青石斑驳，纹路沧桑，承载着数百年的人来人
往、岁月更迭。桥身历经风雨洗礼，古朴雅
致，立于桥上远眺，碧水、茅屋、芦荡、云天尽
收眼底，妥妥一幅天然的水乡古画。

连通村落与外界的，还有四座古朴的木
板桥。每座桥梁由实木拼接搭建而成，踏实
稳固，是旧时乡人出行劳作、互通往来的必经
之路。日日年年，风吹日晒，步履踩踏，木板
变得光滑温润，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古村的
烟火与岁月。四座木桥连着田野阡陌、连着
四方乡邻、连着世间烟火，默默守护着古村的
晨昏日常。

贯穿村庄南北的夹沟河，是董潭的命脉，

也是古村最热闹的所在。河水潺潺向南流
淌，贯通内外水系，滋养着全村生灵。河旁一
座高耸的瞭望塔凌空矗立，是董潭最醒目的
地标建筑，守望整片村落与万亩芦荡，阅尽古
村千年变迁。

旧时的夹沟河，水运繁华，烟火鼎盛。河
面之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络绎不绝。商船载
着南北货物，顺着水路过境、停靠、交易，让僻
静的水乡古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水上商贸集
市。河道两岸顺势铺开一排排摊位，本地乡
民售卖自产的鱼虾菱藕、杂粮蔬果、手工物
件，外地客商带来南北百货、新奇吃食、日用
杂物。舟楫咿呀、人声鼎沸，十里烟火蒸腾，
热闹非凡，尽显水乡市井的鲜活繁盛。

古村之外，是一望无边的良田沃野，田间
静静伫立的老式农具，是农耕岁月最忠实的
见证。木质风车高高挺立，结构精巧，稳稳扎
根田头；脚踏水车依河而建，连接水土，便民
灌溉。每逢农忙时节，乡人踏动水车，流水汩
汩涌向田间，滋养禾苗、润泽良田；风车昼夜
伫立，随风而动，脱粒扬谷、助力农事。它们
伴着四季农时，守护着庄稼生长，也定格了最
质朴的农耕乡风。

时光更迭，岁月变迁，古村的风貌也悄然
改变。如今村里纵横交错的老街小巷，早已
不复往日模样。曾经遍布街巷、养家糊口的

篾匠、木匠、瓦匠、铁匠等一众手工匠人，渐渐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传统手工技艺慢慢沉寂，
那些叮叮当当的劳作声响，终究成了一代人
的怀旧记忆。

岁月悠悠，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村里那
几家老牌烧饼店。从小到大，这几家烧饼店
都是我的心头惦念，是刻在味蕾里的乡愁。
嘴馋的时候，便去买一块刚出炉的黄烧饼。
滚烫的烧饼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麦
香混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朴实的美味，
足以慰藉所有寻常日子的平淡与琐碎。这块
朴素的黄烧饼，承载着我的童年欢喜，藏着独
属于董潭的烟火滋味，多年过去，依旧是无可
替代的故乡味道。

悠悠千年董潭，漫漫故土情深。这片芦
荡环抱、流水滋养的千年古村，有芦荡鹭鸣的
诗意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古朴韵味，有农耕烟
火的质朴温情，更有市井繁盛的人间暖意。
明代诗人黄琼在《采莲歌》里这样描写我的老
家董潭：“苍烟漠漠董家潭，绿树阴阴白水
湾。十里锦香看不断，西风明月棹歌还。”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董潭村，继2022年
10月入选“中国第六批传统古村落”名录后，
2024年8月又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千年古庄——董潭，永远是我心底最温
柔、最难忘的故土……

古 庄 董 潭
□ 张存玉


